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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者：胡志政
問：請問您加入「中華戰略學會」的機緣及過去擔任學會會員的心得。
答：原先我只是會員，後來因為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喉嚨病了，沒有辦法講話，所以找我去代理他的執行秘書，當初答應他只代理三個月，等到病好了以後我就回去，但是到了後來他的病好了我代理的時間也到了，他說我們老同學你走什麼嘛，在這裡又不是沒有你的位置，你就在這兒幫幫忙算了，我那時候覺得在家裡也沒事，我就在學會這裡聊聊天，就留下來了。
問：請問高將軍您的那位同學是哪一位長官？
答：楊岸邊。我們是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的同期同學。
問：將軍您能不能簡單地敘述一下您求學及從事研究的背景。
答：我個人求學的背景是這樣的：我在民國三十四年初我就從淪陷區到皖北。以重慶政府來看皖北算是敵後的地區，敵後還有我們一塊廣大的地區，有我們的部隊和兩個流亡政府，一個是山東流亡政府，一個是江蘇流亡政府。我到那兒去準備就讀江蘇流亡政府辦的「第八臨時中學」。「第八臨時中學」的生活非常苦，原先老總統在民國三十三年冬天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沒有截止日期，於是我就在民國三十四年春天加入青年軍。是年秋抗戰勝利，開始復原。從軍時我已經完成高二上學期的學業，在復原時期青年軍有三條路可以選擇，第一是回家；第二是留營；第三是到政府主辦的青年中學或青年職業訓練班，每一個青年軍師都辦了各一個，我想我回家去幹什麼，我高中還沒畢業，我要繼續讀書，於是到嘉興青年中學就讀高三秋季班。我在民國三十六年高中畢業，我的志向是考大學，那時候大學不像臺灣的聯招制度，各個大學除了清華、南開、北大是聯招之外，其他的都是個別招生的。我那一年暑假考了幾個學校，北大、南開、清華的聯招，我先選了北大，另外我還報考了交通大學及中央大學。我考三個學校一個都沒有考取，那成績太差了嘛！考試的人那麼多，成千上萬的人去考，只有錄取幾百人，以那個交通大學來說，我還記得，他只錄取四百個人，結果有上萬人報考，我自己也知道考不取，年輕嘛就亂碰，反正那個時候穿著青年軍的制服往返上海、南京，坐車也不用花錢，那時候局勢很亂，軍人坐公家的交通工具不用錢，只要你穿著軍裝隨便你坐來坐去，最後我們的青年中學很好，他說你留在學校了吧，繼續補課。所以民國三十六年初大學考試完畢後我又回到青年中學，學校為我們沒有考取大學的幾十個人辦了一個補習班，照樣替我們上課補習，後來大概到民國三十七年，過了舊曆年，陸軍官校二十二期在上海招生，我想再去當兵吧，就去報考陸官，我就考陸官二十二期，不但考取了還名次蠻高的，我文學校一個也考不取，武學校在上海招生區榜首錄取。你看我報考別的學校什麼也考不取，考陸官我考第一名。考取了我就再當兵，到成都去受訓。民國三十七年以後局勢已經慢慢不利了，本來我們預定到三十九年才畢業，結果局勢不佳，提前到三十八年九月就畢業了。我們那時讀書一年半多一點，我陸官二十二期畢業後分發到臺灣來，三十八年直接分發到臺灣，而且一下子分發四百多名到臺灣，從我們那一期開始有臺籍學生，臺籍學生提前兩個多月畢業。我們畢業以後一下子就分發四百多人直接坐飛機到臺灣，路上一點痛苦都沒有，很平安幸運的一天，大概中午從成都起飛到廣州，我們到廣州機場的那一天，共產黨也在那一天進廣州城，他們還沒到機場，如果那時候他們到了機場的話，我們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我們到機場休息一下，連夜飛臺灣，飛到臺灣來以後就在臺灣做下去了。這是我的求學過程，簡單的講就是我是嘉興青年高中畢業，陸軍官校二十二期，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也是戰爭學院的第一期，那時候的校長是余伯泉，後來是蔣緯國。
問：將軍您到「中華戰略學會」的因緣際會。
答：戰略學會在六十八年成立，年底，大概九、十月的樣子，還不到冬天，那時成立的，在三軍大學大禮堂，剛開始成立的時候當然還沒有會員嘛，我們三軍大學的教官及受訓的軍官班集合到大禮堂去充當會員，開成立大會。
問：所以將軍您那時候就在三軍大學？
答：我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畢業以後到四十六師服務一年，擔任師部的副參謀長一年，到民國六十年五月我就回到三軍大學去當教官。
問：戰院教官還是陸院教官？
答：戰院教官，野戰戰略組，就在那兒當教官就一直做到退伍，從那時候一直到七十五年退伍，我做了幾年教官後把我調升到副主任教官，也一直在野戰戰略組，然後當主任教官。
問：我看資料在六十七年在三軍大學辦了一個叫「全球戰略研討會」，會議中決定成立中華戰略學會？
答：那是一個臨時性質的會，我有一點印象，那我們都沒有參加。他不曉得找了些什麼人參加，我沒有參加。
問：可是我看那時候他動員了很多教職官去開那個大會？
答：好像我有沒有去參加？太久了，記不清楚，就算有參加也是去捧場，那個會一下子就沒有了。
問：六十八年成立的時候在三軍大學負責哪一個研究會還是？
答：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有四個研究會，區分為政治研究會、經濟研究會、心理研究會及軍事研究會。每一個研究會都有一位召集人，另外還有一位幫他辦理業務的執行秘書，剛才提到的楊岸邊，他就是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
問：那時候軍事研究會的召集人是誰？是三軍大學的校長嗎？
答：它一成立的時候最高的就是理事長，雖然是蔣緯國創辦但是蔣緯國沒有擔任理事長，那時候理事長是陶希聖，蔣上將一直到宋長志以後才擔任理事長。
問：「中華戰略學」會與緯國將軍的關係。
答：學會與三軍大學也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它一切的行政支援幾乎都是三軍大學在辦。各研究會的召集人實際上沒有做什麼事情，它就是一個召集人、一位執行秘書，它沒有班底，不像中華戰略學會的會本部，三軍大學就是它的班底，它要幹什麼都行，要召集開大會，大禮堂就讓它用，中午吃飯了，飯廳裡就可以做飯，三軍大學的行政處可以做一切的行政支援，它有班底；但軍事研究會它沒有，其他如政治、經濟、心理研究會都在外面我比較不瞭解。軍事的部分還是以軍人為主，而也還是三軍大學的人。三軍大學哪個學院呢？戰爭學院，就是戰爭學院。戰爭學院的做班底，學院的班底跟校本部的班底是不一樣的，學院本身支援能力比較差，也開過會，我入會以後雖然是戰略學會的會員，但我還是在軍事研究會，軍事研究會開會的話是在戰爭學院軍事研究會中討論。
問：所以那個時候在戰爭學院軍事研究會的會員寫文章或做的研究是比較偏向於軍事戰略、野戰戰略，還是國家戰略層級？或是兩者都有？
答：我在戰院只有做過一次，要上台做學術報告，那個時候找到我報告抗戰時期老總統變更作戰線的想法，由北向南改成由東向西。我就做了那麼一次報告，以後慢慢的會也不開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通通回到會本部。
問：在119期會訊中有敘述，大概在民國七十八年到七十九年，就是李登輝總統正式經由選舉當總統以後，有規定民間社團不可以涉及政府單位，所以那個時候「中華戰略學會」就離開了三軍大學。
答：對，有那麼一回事，後來就更沒有什麼作為了。
問：將軍您代理執行秘書是在軍事研究會還是總會？
答：在軍事研究會，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楊岸邊生病不能當執行秘書，我就幫他，後來政、經、心、軍各研究會都沒有了，就只有一個中華戰略學會。國防部或陸軍總部有時候委託我們的研究，都是由執行秘書予以分工。那個時候學會幫國防部作研究還有一點研究費。剛開始國防部一年大概給我們十個題目，有時候到十二個題目，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題目，錢的數目我忘記了，大概都不少於一萬塊錢。我在代理執行秘書的時候成立一個國防部委託研究小組，就十來個人，一人研究一題，那時候就這樣做，題目來了我就看題目適合哪個人研究，就請他研究。
問：研究員都是學會裡的會員還是另外去請學術界的學者？
答：當然是自己的會員，我對外面的學術界沒有來往也沒有接觸過。都是自己的人，我在三軍大學當很多年的教官，我的學生很多，所以我那個時候推動這項工作也還算順利的。陳水扁上台以後他整我們，軍方不可以委託「中華戰略學會」研究東西，而要招標。你聽說過沒有，軍事學術研究的東西要招標？要民間也來競標，這不是整我們嗎？本來我們一年差不多十個題目，現在則要競標，有時候招標的題目就不完全是軍事的，有些題目我們都做不出來，有的我們不好寫。民間學者能不能寫我搞不清楚，以後就只能競標一個或兩個。現在三軍大學專門成立一個負責招標的小組，專門刁難我們，三軍大學和「中華戰略學會」過去是一家人啊！我有時候問他們：「今天標到幾個啊」？他們說最多就標到一個，要標多也標不到，現在中華戰略學會的經費已經不能靠研究，要靠人家支援、靠人家捐款。過去有財團的人一次就捐二百萬，後來還有人捐一百萬的，幾十萬的也有，會員裡面也有時候有人也捐一點，目前「中華戰略學會」的現狀就是這樣子，你那天也去學會看了，過去「中華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是很風光的，那個時候光是會本部至少有二、三十個人，還設立很多組，什麼總務組、研究組等，裡面有秘書長，那岳天將軍就當過秘書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好像還有一段時間有副會長，副秘書長是一定有的，那時候人很多，要上班的，開飯起碼要開兩桌。以後慢慢減少，到現在學會還有幾個人？連理事長算上還有四個人，辦公室只有謝台喜、劉榮傳、陳偉寬三個人，加理事長四個人。從以前二、三十個人到現在四個人，我在的時候人還稍微多一點，大概有六、七個人。
問：將軍在代理執行秘書的時候學會的會址在哪裡？
答：就在杭州南路，但不是在這裡，搬過二次家，現在在這裡時間比較長，最早找了一間房子很小，容納不了幾個人，其實本來人少也無所謂，那時候在杭州南路靠仁愛路的那一邊，然後就搬到這裡。這裡是夏功權理事長介紹的，廉價租給我們的，到現在還是這樣。
問：將軍那時候代理執行秘書時，政、經、心、軍各個研究會等於已經都經集中到總會來了？所有會務都是總會在運作？那麼將軍您那時候等於是總會的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還是已經不分了？
答：各研究會都沒有了，也已經不分了。還是以研究軍事為主。
問：換句話說，政、經、心都的研究比較淡了？
答：現在「中華戰略學會」以研究軍事為主，研究經濟的很少，研究政治的也很少，心理的更少。
問：早些年軍事研究會跟三軍大學很密切，過去的資料顯示三軍大學的校長一定是副理事長，我也發現退輔會的主委通常擔任副理事長，一直到第五屆才中斷，這種關係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刻意去安排的。
答：這個是這樣的，我剛才講「中華戰略學會」把三軍大學當作班底，到了三軍大學不支援中華戰略學會的時候，我們就找退伍軍人協會，它是屬於民間機構，楊岸邊就是退伍軍人協會的，他在退伍軍人協會也是執行秘書，就將退伍軍人協會作為「中華戰略學會」的班底。
問：那現在跟退伍軍人協會還是這種關係嗎？
答：現在也沒什麼關係，倒是跟退輔會搭上一點關係，這是以後的事。退輔會每年大概支持兩季季刊的發行，我們一年四季的季刊，有兩季它支持，現在還是這樣，大概是下半年的兩季，給他們作宣傳，大概是這樣子，都有利害關係。我記得有一次審查季刊論文，有兩篇文章不要登，後來有人說這兩篇文章不登不行，因為是跟退輔會有關的文章，如果不登退輔會的文章，退輔會該季的支持就沒有了，所以就把它登上去了，我對這個事情還有印象。
問：所以多多少少跟你的支持單位還是有一點關係？
答：那當然。
問：將軍您是否擔任過編審委員的角色？
答：季刊就有編審委員會，我是編審委員會的成員。
問：那麼在編審這些稿件，徵稿或者是審查這些稿件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想法？特定的問題意識？
答：它就這樣子，我們有一個徵稿須知，你要寫什麼，寫稿的人都會注意到，你如果亂寫社會的花邊新聞，什麼誹聞往上寫當然不登了，你隨便亂寫社會新聞那恐怕沒辦法用。
問：將軍您在看這個環境的變化，如政治環境的變化，國際環境的變化，你們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和學會的想法跟看法有沒有改變？簡單來說，是不是有一個時間點，例如民國六十八年的時候寫的文章到七十幾年寫的文章大概都在講我們要光復大陸、反共復國，那麼到什麼時候變成我們希望和平統一這種論述？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這倒沒有，我們好像是訴諸自然的，我們沒有說在哪一個時期你特別要在這個論點上發表意見，沒有規定，是自然形成的，你寫來的東西我們看不會違反國策，違反現在重大的政策，那都可以寫，言論自由嘛，不要約束得太厲害。
問：學會如果面對一些人用你比較不喜歡的言論來挑戰時，學會面對這種轉變時自己是維持一致的看法還是有何策略？
答：像如果寫得太過分了或是言論有一點歪曲事實我們可以不用，打回票的論文也有，但不常見。
問：也就是說學會的中心思想也是有？
答：對，還是有，但也不是說一定要反共復國，過去是說反共復國，現在你只要不違背善良的風俗，你寫出來的東西對社會大眾只有益處沒有壞處都不會拒絕。有的時候亂開黃腔那些拒絕的也有，不登的也有，不是來者不拒。
問：學會過去有沒有審到一些來挑戰尺度的，比如說贊成臺灣獨立的文章？
答：這倒沒有遇到過。也沒有非常主張統一的。都是走中間路線的。就是比較偏向維持兩岸現狀、和平的這些研究。
問：將軍在「中華戰略學會」也好多年了，您是否有參與戰略研究？您做戰略研究有沒有特別的心得？
答：我們對於抗戰的研究這方面很少，有時候只是蔣緯國將軍提到這個問題，大家拿來討論，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或者正確不正確，類似這樣的討論，說實在話，既然蔣上將把改變作戰軸線的這個狀況已經定位是老總統的決心了，誰又敢討論？誰也不敢討論啊，也不好討論，不過這個東西在我個人的看法，是有可能，有人說這個是老總統以後再來編的，我為了這個事情提出報告，我也寫了一篇文章，我說那個時候老總統要改變作戰軸線他的著眼點是什麼？第一個他能夠公開講嘛？當然不可能公開講嘛，所以有人說這個是後面的人編的，那如果當時老總統公開講了，那麼後面的人都不會講是後人所編的，我說那個時候老總統能這樣講嗎？我們那個時候為了要抗戰，我們要到大後方去，持久作戰，你要有持久作戰的條件啊，也要有持久作戰的人力和物力，你沒有人力和物力拿什麼來持久啊？我們在民國二十幾年抗戰的時候很多的東西都在東南沿海，工商業，工廠啊，這些建設都在東南沿海，內地有什麼？內陸幾乎沒有什麼東西，這些東西不搬過去的話，例如南京有個兵工廠，兵工廠如果不搬到後方去的話，你連手榴彈都做不出來；被服廠不搬過去的話那麼阿兵哥連衣服都沒得穿，這是必然要做。那時候老總統連這些問題都考慮不到嗎？如果考慮到了，那麼這些東西一定得要往後搬，但是要怎麼搬呢？只有把日本人擋在華北，但是上海還沒有戰爭，還很太平的、安然的，你能搬嗎？日本人都還沒打到上海來你就搬，就把上海的東西往後撤了，這不是影響全國的民心士氣嗎？一槍都還沒打你就搬家就走了，所以非要把日本人引到上海來打不行，在把日本人弄到上海來打的這個狀況下，你把東西往後撤，老百姓不會怪你，這些狀況委員長那時候他當然是考慮到了。我們那個時候東南沿海都比較富庶一點，而內地比較貧窮什麼都沒有，四川一個工廠都沒有，你不把用於作戰的東西搬到後方，那麼臨時製造什麼？那時很顯然的國際路線都斷了，除了從西北蘇俄還可以支援我們一點，其他都在南邊，人家想支援你也支援不了，所以日本人打我們的戰略就是要把你東南沿海整個封鎖住，最近我在研究「桂南會戰」，日本人為什麼要打「桂南會戰」？他那就是要讓你從越南、緬甸西南面進來的東西進不來。我們研究野戰戰略就講截斷敵人的補給線，小的來講你一個會戰把敵人的補給線給截斷，後方的東西就支援不過來，補給線不只是從後方運東西過來，還有你必要的時候逃命的路線，你前方需要的東西，傷兵傷患還要往後運，不只是光後面往前來的，所以那個補給線多重要啊，補給線一旦中斷戰力久沒有了，所以西南面的桂南會戰就非常重要。可是我們一般研究很少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現在我們對抗戰的問題根本就不談了，很少在討論了。
問：那麼現在學會的研究是比較偏向哪一方面？最近這幾年將軍在執筆寫的有什麼？
答：我自己很少寫文章，岳將軍還在學會的時候，軍史學會開會要我寫一章，那時候岳將軍逼著我寫，那個時候我替他寫過幾篇。
問：軍史學會曾經有跟「中華戰略學會」在一起過嗎？
答：沒有。軍事史協會是以前的戰史學會，在老總統時代有戰史學會，都是中央少數幾個人，幾個要員在戰史學會。後來老總統過世後慢慢的戰史學會就式微了。後來改稱軍事史學會，範圍擴大一點，戰史只限於研究戰史，軍事史則包括所有軍事的東西都可以研究，現在這單位過去是由史政局來籌辦的，現在同樣的狀況被民進黨說「史政局怎麼可以管這事」？現在也變成民間的單位，史政局還暗中幫忙，他一年也開一次大會，也開過幾次學術研究，我也是他們的會員。
問：將軍您擔任季刊的編審工作，現在《中華戰略學刊》的投稿人是自己的會員比較多呢還是外面從事學術研究的也有？
答：據說外面的研究生最多，大學畢業的研究生要想寫論文，我們的學刊中，真正「中華戰略學會」會員投稿的沒有幾個。很少，都差不多是外面的人。那些投稿的人拿來我一個都不認識。
問：他投稿的時候有說他是誰吧？比如說背景啊，他的身分啊？
答：有，他會寫他是什麼人，他是做什麼工作，有的人沒寫，大部分都有寫。都是學術界的人，一般老百姓沒有人投稿。
問：他們投稿來審完以後會不會叫他們回去修正？修完再寄回來。
答：也有，這種情形不多，有的稿子需要大修一下。我們這邊對於審稿不刁難，只要他不過分，我們都多半建議採用。說實在的，你這個也不用那個也不用，你就沒有可以刊登的。
問：將軍那您面對這種問題會不會有「創會容易守成維艱」的感覺及體認？
答：世態炎涼，當初「中華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那多少大員是我們這裡的會員，那個時候剛開始我們還沒有資格進入學會呢，以前那個時候我所瞭解的，像宋長志、宋楚瑜，還有很多政府的大員都是我們的會員，一開始那些沒沒無聞的根本都沒有，那個時候為什麼這樣呢？還不是看了蔣緯國，蔣緯國後面是誰？老總統嘛，假如搭上蔣緯國，總是有好處嘛，所以那時候有很多捐款、加入會員，那時候非常多要員，大人物非常多，經費也非常多，剛開始的經費，那個時候有兩千萬是很大的數字了，可是後來經費處理也沒處理好，我也不在會裡擔任什麼職務，經費怎麼處理我也不瞭解，耳聞有人拿了這個錢去放利息，這個去放利息也無可厚非，拿去放利息也好，可是壞就壞在這個地方，不可靠。一開始拿了人家不少的利息，但是以後不可靠，聽說連本都拿不回來，所以經費有困難了，一般的會員對會裡的事物也了解不多，你除了當幹部或經手什麼事情才會了解比較多一點。
問：學會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不同的總統不同時期，將軍的看法或學會的立場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經國先生當總統的時候他對於緯國先生是你管你的，他不太干涉「中華戰略學會」的事，有時候召開別的會議兄弟見面，緯國先生喜歡發言，經國先生就說你不要管，你就管你的戰略學會就好了，他的態度就是這樣，到了李總統跟緯國先生處的不好，就有打壓的味道了，到陳水扁時代更是打壓，狀況就是這樣，是越來越困難。現在換了馬先生當總統，他雖然不能說支持你，但至少他不會反對你。
問：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不同時期區分有不同的階段，學會對中國的研究有何改變？
答：最早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根本與「中華戰略學會」沾不到邊，我沒有聽說過「中華戰略學會」參加政府的什麼，沒有。「中華戰略學會」本身就這樣，自經國先生以後的時候這些人物都是很平民化了，沒有位置很高的人或者很深的人來，對大陸上的研究「中華戰略學會」都沒有參與，政府要研究都是政府的那些單位，「中華戰略學會」是民間的，我沒有感覺到政府要「中華戰略學會」作什麼樣的研究，這個沒有，它就是把你當作一個民間的學術研究單位，你是一個學術研究單位，大陸那些問題千頭萬緒，那你能研究什麼？所以這個我一點也感覺不到。現在也還是如此，現在譬如說兩岸孫子兵法研究，那是我們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我們關起門來在臺灣自己研究，何妨與大陸連在一塊兒，孫子是我們尊崇大陸也同樣尊崇，我們共同研究，這個是我們有的，李啟明跟他們一起研究過，這個有，其他倒沒有什麼。
問：將軍您自己的中國觀，您是在大陸出生的，然後從大陸來到臺灣，這樣一路走來，您的中國觀與對中國的看法是什麼？中國是個威脅還是挑戰？是敵人還是朋友？
答：這個大陸的變化，在大陸完全被共產黨控制的以後，初期很長一段時間，在它所謂改改革開放以前，我是反對的，因為那個時候它所做的事情什麼「三反五反」、「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它的這些處置與這些措施完全違反我們中國的文化，我是反對的，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它整個一百八十度改變了，它從前要把孔老夫子的什麼線裝書都到毛坑裏頭去，它現在尊孔了，也認為要發揚中華文化，在過去根本沒有聽它們談到什麼中華文化，但是現在它們也是開口中華文化的閉口中華文化的，幾乎跟我們差不多，味道差不多，這個時候我不反對，而且我認為兩岸走得越近越好，甚至於最終我還是希望統一。統一對我個人來講一點，有一點好像是很難解釋，我不願意做一個小國家的國民，我願意做一個大國的國民，你想我們中國合起來一個國家，又強又富，可以做這麼一個國家的國民很光榮，你在臺灣，你叫我做臺灣國民，叫我做臺灣人可以，做臺灣國國民可不行，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在臺灣已經六十年了，將來幾乎也就是終老在臺灣，我這個大中華、大中國的觀念始終是勞不可破的。我就希望統一，但是不要勉強統一；要順乎自然，水到渠成，不要強迫統一，強迫統一不行，所以以前聯合報上那個有幾個理論談那個兩岸的問題，一個是筷子理論，一個屋頂理論，一個是杯水理論，這三個理論我都很欣賞。這杯水理論它講：中華民國就是這個杯子，水是臺灣，杯子存在水就存在，杯子不存在水也就沒有了，這是杯子理論。第二是筷子理論：一雙筷子，你聽其自然分開來兩邊，不發生作用，你把它綁在一起，綁得太緊，也發生不了作用，唯有就在你的手腕掌握之下運用自如，在這種狀況之下才能發生作用。第三是屋頂理論：屋頂理論是什麼呢？兩岸等於是兩個房間，房間是分開的，上面加個屋頂，那就近得多了，屋頂理論與筷子理論有一點近似，就像是像現在兩岸還不能綁得太緊，那個意思是馬上統一，但是要統一的時候就是屋頂理論，它這個邦聯性質或聯邦性質就是在講這個。究竟兩岸怎麼走是很難說的，但是在我來說現在看的這個狀況，再衝突、再回到以前的那個狀況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也不可能，也不會有了。凡事維持現狀兩岸都有好處，我覺得這個杯子理論很好，你這個中華民國不存在你臺灣還會有嗎？臺灣馬上就給中共拿回去了，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問：將軍您曾經擔任過學會裡面的專案執行秘書，剛好在一次精簡會員的變化之後才接任這個秘書，將軍曾經歷幾次學會的精簡？
答：我倒是沒有參與這些事，會本部要精簡到多少我也管不了，我也不是秘書長，我在學會的時候大概有五、六個人，那個時候岳將軍每天到辦公室去，他什麼頭銜都不要，但會管學會的事，你請他來當秘書長好不好，他不幹。但事實上他又管事，我們什麼事情還是要請示他，那時候幾個人除了他以外我們還有一個行政組長叫段流河，行政組除了組長還有一個小姐擔任打字的，那時候不像現在電腦那麼方便，只要會用電腦什麼都自己來了，不用打字小姐。那時候一個組長、一個小姐兼行政助理，最早還有一個士官，等於打打雜吧，過去跟蔣將軍很久的一位退伍的傳令兵，加上我一個、岳將軍，大概四、五個人，我們那個時候也蠻好的，現在就只剩下三個人了。
問：那現在學會只剩下三位，其他人就是要開會才來？
答：我們現在開會就制度上第一個就是理監事會，我們每三個月開一次理監事會，我們還是有理監事會的組織，有理事多少人；監事多少人。再一個經常的會議就是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就是找會員和外界的人，人數多一點，反正會內的會議室，能夠容納多少就多少，你那天去的時候是開編審會，十四號那天洪陸訓來做學術研討會，我們現在經常開的會一個是理監事會、一個學術研討會及季刊的編審會。這幾個會是固定要開的，其他的就臨時有什麼事情召集會議則很少，這多少年來也有碰到過臨時召集的，會務的狀況就是這樣。
問：理事長是多久一任？三年一任嗎？
答：過去兩年，現在是三年一任。蔣上將在做的時候一做就連著幾任，但也有任期，到時候他也要下來。
問：將軍對「中華戰略學會」的未來有何期許？有什麼樣的發展？會員會不會有世代交替的問題？
答：現在會員還有四、五百個，每年開一次會員大會。
問：現在會員的年齡層？
答：現在就我所知道新進的會員不踴躍，不多，因為新進的會員我們每次開理監事會時秘書長謝台喜他都會報告，我們有哪些新進的會員，有哪些人退會，不退會的，是永久退會。最近沒有聽到謝台喜報告我們新進會員多少，現在會員是靠人家介紹，要兩個人以上介紹。
問：所以他的組成還是退役的將校比較多是嗎？
答：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是退役的將校比較多，外面的老百姓也有。
問：剛成立的時候聲勢很浩大，什麼市長啊、部長啊都參加，大學教授及校長都很多。
答：隨著蔣先生過世就越來越少。那時候他們都看著蔣緯國的面子來，因為參加這個學會可能抬高自我的身價，至少對工作、前途都有幫助，有這種觀念。中華戰略學會我們現在講是白頭宮女話當年，不堪回想啊，現在這個狀況就已經是……維持這個狀況就是自然發展嘛，你現在還希望有什麼樣子的人物進來當會員也不可能，現在能不能從政府拉一個官員把他介紹到我們這兒當會員，不可能，也不會來。
問：所以「中華戰略學會」現在的環境來講跟黨政的關係不是很密切，還是從以前到現在，和黨、政、軍之間的關係？
答：沒有什麼特別拉關係，就純粹一個民間學術團體。最近因為輔導會也支援一點。
問：最近國防部比較淡出，輔導會走得比較近，其他還有沒有哪些學術單位或機關？
答：其他的沒有，過去淡江大學還有會員，好像還有一點來往，其他好像沒有一個學校，在我們文件來往經常看到淡江大學，現在其他學校的名字根本就看不到。淡江大學裡面好像也有一個戰略研究所。
問：將軍您回過大陸去看過沒有？跟中國大陸這邊有沒有什麼學會對學會特別的互動？
答：我回去過好多次了，謝台喜去過幾次，還有李啟明將軍他也回去過幾次，就是研究孫子兵法的時候他們去，兩岸共同研究孫子兵法，互動沒有，他們沒有人來我們這裡，學會這邊只是個人去的，他們那邊也有對孫子的研究，是全國性的。
問：自從兩岸開放以後很多的大學都跟中國大陸這邊的學校有交流及互動，比如說利用寒暑假邀請教授到大陸去訪問，那麼學會這邊有沒有？
答：外面普通學校有被邀請到大陸，大陸也有被邀請過來的，中華戰略學會沒有，我們「中華戰略學會」跟他們那邊也沒有一個對口單位，他們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學術的單位在那裏，我沒聽說過，假如他也有一個專門研究中華戰略的研究單位，這樣還容易互動一點。大陸上他是與政府一體的，我是陸官二十二期的，我們有同學會，我們畢業以後大陸上有留同學在大陸上，三十八年九月畢業，我剛才講的到臺灣來有四百多人，留在大陸上沒出來的人更多，我們二十二期的同學會跟大陸的同學會，大陸也有一個同學會，也就是校友會，有幾個人是我們二十二期的，去年還是前年到臺灣來訪問，二十二期的年紀都很大，後面的也沒有了，再往前面算，二十期的年紀都很大，也沒有了，他們男的女的來了好幾個人，都是什麼人呢？都是他們那邊政府的幹部，陪著我們兩個二十二期的同學到我們這邊來，那時候我正好當同學會的會長，我們也邀請了幾個人，九個人好像，結果哪有同學會的味道？就兩個同學，我們倒是好幾個，大陸上他動不動就是統戰，都是做統戰性的，其實有時候他統戰我們，我們也統戰他嘛，一樣的道理。
問：將軍有沒有到中國大陸參加什麼會議？同學會、校友會之類？
答：我一共去過大陸十一次，我都是探親和旅遊，旅遊還多一點，探親時我完全不跟他們的幹部接觸，我就是剛剛開始回去的時候是探親，那時候還不是旅遊，純探親。
問：將軍府上哪裡人？
答：我是江蘇徐州。後來我家人都住在江南，靠近上海。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還跟他們的鎮長還有什麼委員見面，只是禮貌上的互訪，他來看我，爾後我就禮貌性的回訪，沒在一起吃過飯，他也沒有請我客，我也沒有請他客，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回去，見得到面就見一見面，沒見到就算了。再以後回去我都不回家了，光去旅遊，不來往。

1

